长江源头牧民吐旦旦巴：守护好草原，就是守护下游家园
【吐旦旦巴】：我是长江源土生土长的牧民，班德湖这片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也是我的牧场。
生活在这个草原上面，热爱这个草原，热爱这些森林，是每个人共同的一个义务。
我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家园，也保护长江下游的家园。
我是从小就在牧区里头生长的，我小时候眼中的这个草原比现在可能更美。
近几十年的话，随着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了，对于草原可能影响最大的还是垃圾。草原从干净到处都是垃圾的过程，总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去做？总认为这是政府能够做的。我参加这个环保，也是受我们的一个资深老志愿者影响。
以前，当地的牧民，祖祖辈辈都是草原上面生长的，而且他们所有的吃喝拉撒基本上全来自草原，这种生活不会产生垃圾，大家潜意识里，东西用完了就可以丢。
随着（社会）发达之后，很多外来的物品，可能他们意识当中，就是吃完就可以随手丢弃，是习惯性的一个动作，一个习惯性的行为。再加上自驾游的游客以及卡车司机，他丢一个我丢一个，慢慢地垃圾就变多了。
垃圾随着风吹走，吹到下游水源，牛、羊、人喝了这些（污染）后的水，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疾病。然后，大家开始慢慢觉察到身边的物种开始越来越少，草原也被垃圾破坏了。加上政府和我们都在宣传，大家就开始发起（环境）保护了。
【志愿者】：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垃圾不落地，青藏更美丽。
【吐旦旦巴】：现在，我们拾捡垃圾的同时也发现身边许多野生动物也需要保护。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斑德湖，这边是斑头雁的栖息地。以前的话，很多人去拾捡斑头雁的蛋。斑头雁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8小时能够飞越喜马拉雅山。每年的3月半左右就陆续到达交配孵蛋，10月份的时候，小斑头雁就有能力飞越喜马拉雅山。
我们发起斑头雁的守护，长期招募志愿者驻扎在这边，现在已经做了十多年了。不光是这个物种，周边的野生动物都会受到保护。
我们守在这里，这些动物就是我们的邻居。这些年，我们的邻居越来越多。我们第一年斑头雁的数量是1172只，到今年（2023年）已经7000只。但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卡车司机和自驾游客丢垃圾现象严重。现在我们有几个活动（保护环境），第一个是带走一袋垃圾，牧民把草原上的垃圾带到长江源保护站，就可以换取相应的一些物品。然后再通过长江源来的游客，把垃圾带至格尔木处理点。
我们在这边做，初衷就是想（保护）长江源，希望它变得更干净、更美好。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但是在做，（并）坚持下来，一定会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第一闸”又现江南 藏族小伙成了 “守闸人”
骑上一辆共享单车，从镇江地标西津渡旁的京口闸遗址出发，不到两小时就能到达谏壁镇。
这短短的16公里，是古代江南运河第一闸到现代江南运河第一闸的距离。
昔日渡口的繁茂已成遗址，老祖宗的智慧绵延千年，仍泽被后世。
镇江在历史上被称为京口，历史上有五处通江口：大京口、小京口、丹徒口、甘露港、谏壁口（又称越河口）。这几个通江口都是船舶通航和引来江潮水的设施。并非建于一朝一夕，漫长的岁月中，多个朝代不断开挖疏通修建而成。
大京口当时设置有5座水闸，组成一组四级船闸，便于运河与长江水道的通航。这一技术比西方至少早了400年，至今仍在使用。
大浪淘沙，种种过往，在历史长河中凝结成贝。
“古代第一闸”重现天日 千古名篇的时代注脚
公元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退隐南京多年的王安石又一次被起用，进京拜相，他在京口（镇江）北渡长江，由瓜洲转入运河水系直达汴京。停留瓜洲时，王安石写下千古名篇《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而在王安石到来的前一年，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尚不叫东坡的苏轼，意气风发。从杭州坐船前往密州（今山东境内）任职，两年后的中秋，在密州写下那首传世之作《水调歌头》。
穿过这条命运的河，王安石与苏轼命运的纠葛层层递进。
数百年来，作为漕运咽喉，京口闸见证过数不尽的繁华，却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2011年的一次考古勘探，镇江博物馆研究员霍强也没想到，淤土之下，就是见证了镇江水运繁华的“古代江南运河第一闸”。
“2011年8月到12月，镇江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约900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在勘探的过程之中，就在现在发现的京口闸的位置，发现了一些石头的遗迹。”作为一线考古队员，霍强回忆起当时，考古发掘的过程历历在目，“也不知道是京口闸，经过勘探之后，发现旁边有淤土，于是我们就怀疑会不会是河岸。做了土层的解剖工作后，发现部分遗存，查阅了一些史料之后，推断这可能是京口闸。”
这个发现，让霍强和他的同事们感到非常兴奋，作为“江南运河第一闸”，京口闸不仅出现在了很多的历史文献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个遗址的发现，是大运河镇江段在唐代就有堰（闸）的实证，而且一直沿用到清代。
“京口闸被称作‘江南运河第一闸’是有原因的，由地理位置所决定的。”霍强说道，它是大运河江南段和长江的交界口，出了京口闸向北就是长江，过江即是扬州。京杭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王安石虽然数次穿越京口，但他没机会体验当时领先世界的水闸系统。反倒是与他相爱相杀的苏轼从儋州北归时，有可能见过京口复式船闸。
为了解决江水河水落差大、运河与长江之间的通航问题，在北宋元符二年——王安石去世后13年，苏轼去世前2年，由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主持修筑的集复式船闸与蓄水设施于一体的京口澳闸系统工程完工。
这个巨大的水利工程兼有通航、蓄水、引水、引潮、避风等多种功能，通过自北向南一字排列的京口闸、腰闸、下闸、中闸及上闸5座水闸，组成一组四级船闸，并在附近开挖积水澳和归水澳，用来调节船闸水位。
至今，包括三峡大坝等许多大落差的水坝，仍在使用该原理进行水位调节。
16公里外又现“第一闸” 藏族小伙成了 “守闸人”
京口闸作为古代“江南运河第一闸”，命运多舛，几经废弃又多次修缮，一直到1929年在原河道之上修筑马路，取名中华路，“江南第一闸”才正式结束它们的历史使命。
51年后，在距离京口闸16公里之外的谏壁镇，一座现代化的船闸又现江南。这座新船闸地理位置突出，在水运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苏南运河连通长江的门户，迅速成为新时代的“江南运河第一闸”。如今，依靠现代化的管理系统，谏壁船闸单日最大船舶通过量达92万吨。
来自拉萨的95后藏族小伙扎西桑珠是谏壁船闸创造历史的见证者之一。3年前，他通过区外就业来到谏壁船闸就职，成为新一代运河“守闸人”。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在调度室里，通过电脑对进入船闸内的船进行调度，看监控来进行排档。”扎西桑珠是谏壁船闸的一线调度员，日常的工作是对于往来船只进行审核、调度，保障船只能够从船闸内顺利通行，“我们船闸全年365天都是24小时放行，除了特殊原因，主要是天气原因，基本上都是满载运行的。”
刚来的时候，扎西也吃过一些苦头：“我这个工作平时就是跟船员打交道，因为调度这个岗位会有很多船员来电话，大部分船员都是那种年纪稍微大的，说着一口当地方言，我是听不懂的，有时候沟通起来有困难。”
在爱学习的人面前，困难并非难以突破。
船只调度，一个看似并不需要专业对口的工作，实际上背后却是一代一代“守闸人”的传帮带。扎西桑珠跟着船闸的“老师傅”们学习到了很多：“我发现调船的经验蛮重要，虽然操作看着简单，还是得仔细地看，得跟着老师傅后面学。”
比如说放通闸的时候，用肉眼看水流的流速并不直观，老师傅就会把纸捏成一团，扔进闸室里，观察水流，扎西也把这些技巧暗暗地记了下来，慢慢摸索，慢慢成长。
“当我亲眼看到大运河文化的人文历史和大运河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看到了数以亿计的货物由船舶运输到全国各地。想到自己来自高原的人能为这片长江流域的平安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的心里就像有一把火苗燃烧起来。”
水与火不能互融，却能锻造热血青春。
谏壁船闸将再度焕新  大江大河再创奇迹
　　江南运河隔长江相对的，是大运河江北运河段。古河道在三湾区盘旋了一个“几”字，再直奔瓜州渡口，汇入长江。
如今，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便屹立在“几字湾”上。展馆前言里，写着这么一句话“大运河，不是生母，就是乳娘！”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运河的命运曾经跌宕起伏，但却像是她哺育的中华儿女，在新时代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京口闸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2022年1月，京口闸遗址展示区正式对外开放。在室外的遗址区，可以看到明清的石路、清代的碑亭、明清的闸墩、明清的码头等，在明清时期的遗址之下，还有宋代、唐代的遗迹，成为大运河养育中华文化的又一例证。
今年，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行走大江大河 书写水韵江苏”主题采风团近两百名来自全国各大报纸副刊的编辑记者来到谏壁船闸参观。
已经运行了42年的谏壁船闸，在今年6月迎来新一次的提档升级。6月8日，江苏省政府在镇江举行京杭运河苏南段航道“三改二”暨谏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开工仪式和建设动员会，标志着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建设拉开大幕。到2025年，谏壁一线船闸将成为“世界内河最大单梯级船闸”。
“改造之后，谏壁船闸将会成为大运河上船闸改造的一个‘模子’，未来，其他区域的船闸改造将会以它来对标。”扎西桑珠的语气里充满着骄傲。
今年，扎西桑珠还会在镇江迎来“贵客”，那是来自3000公里之外、海拔4000米雪山上的来宾，“我准备让父母都过来看一看，玩一下，他们还从来没有来过镇江。”从世界屋脊到大运河上的“江南屋脊”，扎西的父母能够看到儿子的成长与变化。
扎西桑珠说，到时候在镇江的住所里，会飘起酥油茶的香气，还会充满妈妈的唠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梦 闫雯雯 吴德玉 江苏镇江报道


长江第一湾的种树人：种下10万棵树，
让像“小姑娘”的金沙江更加温柔
【和朝明】石鼓镇人民武装部部长 曾任石鼓镇林业工作站站长：
我们从小就是在金沙江玩长大的，对这个金沙江还是比较了解的。
在这个枯水季节的话，就像这个温顺的小姑娘一样啊。
但是七八月间我们洪水来的时候就像这个狮子一样，咆哮而下的，带着这个泥沙滚滚而下的。
于是我们在金沙江沿线就大量种树，然后就把这个泥土就固在我们上游的这个金沙江畔了。

固沙的作用是明显的，以前没种树的时候都是三四百亩的荒滩就像前面。
这个是发得比较好的，这个是白杨柳，这个是红柳。
这个是今年种的，可能现在发出来有30公分左右吧我们柳条。
这儿下去一片都是今年种的，这儿一棵两棵三棵四棵五棵，这儿有六棵树了，像葱一样的，就刚才我说的，固沙就是这个作用了。
从小在金沙江边长大的人，就是最怕这个洪水暴涨的时候了，如果它水比较大的话，可以说一个就把我们所种的庄稼淹没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沙坝这些坝埂，我们这个防风固沙这些都会冲毁的。

我们这个少数民族也是比较执着吧，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我们与大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以前）老一辈种树主要是为了保护粮田嘛，听我们的父辈说，当时种这个树还是比较困难的，
种了好几次都没成功，汛期来了以后就把我们所种的这个柳树冲走了，
后面老人家也想了一些土办法，在我们那个竹筐里面，装了五六百斤的石头，
然后就没有被冲走，所以现在才有我们身后的这几棵大树了。

参加工作之后，被分到这个林工站，然后从09年开始就调到石鼓，我也是对林业工作非常爱，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金沙江边种树。
我们每年都组织我们的林工站以及我们的少先队员，在我们金沙江畔种树。
第一次我是组织了党员干部来种，第一次种了100多棵。第二年看着长势比较好，我就比较有成就感。
所以后期我就这样持续，就有可能十多年，十一二年了，一直就坚持下来。
每年这个植树节前后，带领我们的群众，还有发动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发动我们的小学生，每年就是在3月12号左右就植树节左右，每年到金沙江边种树。

当时有些群众都不理解，特别当时老人家也比较反对，他们说啊你这种是白种的，种了以后水会把你冲走的。
但是我还是，虽然我种的树也是被冲走了，但是我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持续下来种树了。
种了活了，然后又被这个洪水冲走了，但是第二年继续又种。
树苗就在你看旁边这些地方砍的，在（柳树）两米五、三米的地方砍了，砍了以后，然后就在头一年的这个12月底或者是1月初，然后就泡到我们这个江水里面，在3月份的时候又把它捞上来，就直接种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江边里面沙石里面种树，很不容易的。如果太干的话，这个树子会被干死。
汛期来了的话，如果洪水持续水位太高的话，把这个树尖全部淹没，可能一两个月也见不到树尖的话也是，就算你这个树成活了也是会死的。

我们江边这个土质层是比较薄的，它下面都是这个石头，所以，没有树的地方，因为它水流流速比较大，堰塞湖（洪水）一来就把我们上面那个，可能五六十公分的种植层冲走啦。
但是我们有柳树的地方，有柳林地方那就，水大的时候全部柳树根根就像胡须一样，
所以它是固沙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把最猛的那头激流就挡住了，然后淹是被淹了，但是我们这个粮田没有被冲走。然后周围的人也看到这个柳林了，也起到了防风固沙保粮田的作用了。

以前发动群众义务植树还是比较难的，但是近几年不需要发动了，他们都在3月12号，
只要我组织了这个柳苗，我组织了这个活动，群众是比较积极的。
特别是我们农村的，家里面的肉、火腿啊，还有鸡这些，
鸡这些他们都是自发的，不用掏钱的，捉起来，然后我们在江边这个种树，然后就做饭吃，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因为看到这个成果了，我们这个由树变林了，起到了这个也是保护我们粮田的作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们石鼓镇沿江金沙江畔有可能40公里左右，在能种树的地方，比如有空地有沙石的地方都种了，可能有十一二万株了吧，这几年十多年下来。
比较老的那个你看，它树龄比较高了，那个就是，我们爷爷还有我们父辈种的树了。
然后你看下面树子比较矮，然后分层的这些，这些就是基本上我组织群众栽的比较多一点。
像今年我就组织群众，可能种了5000多株6000株左右，目前来看长势比较好这片，成活率也比较高。
像我刚到石鼓的时候，石鼓的森林覆盖率是56%左右，但现在石鼓镇的森林覆盖率是79.67%了已经到。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金沙江边种树，它主要起一个防风固沙的作用。
现在我们金沙江下游的江水越来越清，一个是山上的树，森林覆盖率高了，树多了，所以泥沙就流不到我们金沙江里面了。这个可以说现在山清水秀了。
金沙江流经丽江市玉龙县境内的巨甸镇、石鼓镇、龙蟠乡等9个乡镇，沿江共种植柳树超过310万棵，在金沙江畔组成了一道绵延百公里的绿色屏障。

